
“ 王 荆 公 体 ” 特 征 新 论

李　 唐

　　摘　要：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

公体”。 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 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

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 “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

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

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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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荆公体”历来被认为是王安石诗歌艺术成

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分，但学界对其界定、特征、
成就多有争论。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北宋诗体

划分为“王荆公体” “东坡体” “山谷体” “后山体”
“邵康节体” ［１］６９０，但在论及宋诗的发展、流变时，
并未涉及“王荆公体”的艺术风貌、流变及在宋诗发

展中的作用。 从文本内容看，“王荆公体”在一定程

度上符合唐音讲求风神情韵、兴象玲珑的美学标准，
但缺少唐音那种意境浑融壮大的风格特征，而更多

带有讲求技巧、规则、学问的“宋人习气”，在向唐音

的复归中体现出鲜明的宋调特征。 本文拟就“王荆

公体”的界定、特征、成就做进一步分析，希望能对

其总体特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深化对“王荆

公体”思想文化内涵和艺术技法的开掘，为解读“王
荆公体”诗歌作品提供一些参照。

一、“王荆公体”再界定

据《王安石全集》，王安石的诗歌现存 １６５２ 首，
其中古体诗 ４５２ 首，近体诗 １１７６ 首，而近体诗中绝

句就有 ６０４ 首，约有 ２００ 首左右作于罢相前，４００ 多

首作于罢相后，它们的风格亦有明显不同。 叶梦得

《石林诗话》指出：“荆工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

所向，不复更为涵蓄。 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

向此中蟠’，又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

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皆
直道胸中事。” ［１］４１９。 宋人称赞王安石诗歌，更多

地指向其晚期具有“深婉不迫之趣”的绝句。 例如，
黄庭坚认为“荆公暮年作小诗（指绝句），雅丽精绝，
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齿颊间” ［２］ ；叶梦

得认为“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

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

排比处” ［３］２４１；《漫叟诗话》指出“荆公定林后诗精

深华妙，非少作之比” ［４］２２２；许 认为“荆公钟山

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 ［１］３８３；陈师道认

为 “ 公 平 生 文 体 数 变， 暮 年 诗 益 工， 用 意 益

苦” ［３］２４４。 但也有人对王安石晚期绝句学唐音的

效果持有异议，徐俯认为“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

不如晚唐人一首” ［５］２９３，李东阳认为“王介甫点景

处，自谓得意， 然不脱宋人习气” ［６］ 。 事实上，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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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体”兼有唐音和宋调两种特色，是二者的相互

渗透与融合。 王安石以人力的匠心而臻于唐人和谐

优美的境地，成就了“王荆公体”既生新工巧又深婉

含蓄的独特风格。
熙宁九年（１０７６ 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彻底

告别政治舞台，退居金陵。 这是他人生道路由“绚
烂之极”到“归于平淡”的转折点。 他的诗学思想和

创作实践也以其政治生涯的终结为标志，发生了新

的变化。 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尤其是绝句，摆脱了之

前作品中通常具有的那种功利色彩，变为雅丽精绝、
深婉清新、浑然天成的风格。 笔者以为，严羽所说

“王荆公体”，主要就是指王安石晚年时期绝句的这

种风格。 如《乌石》：“乌石冈边缭绕山，柴荆细路水

云间。 吹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① 《山
前》：“山前溪水涨潺潺，山后云埋不见山。 不趁雨

来耕水际，即穿云去卧山间。”又如《题舫子》：“爱此

江边好，留连至日斜。 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
《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些诗句的确

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中所说“但见舒闲容与之态

耳” ［３］２４１，笔法圆熟含蓄，不见使气用力的痕迹，有
晚唐风致；但诗中那种精致劲拔的精神状态，又使它

们呈现出与晚唐绝句不同的气象。
尽管王安石晚年力图以寄情山水田园，来清除

变法失败残留于内心的阴影，实现精神上的超脱和

心理上的平衡，但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在多年

执政生涯中所养成的积极进取、求为世用的深层意

识不会马上消失，其产生的巨大惯性使他的内心深

处始终无法真正忘却朝中大事。 此种心态反映在其

诗作中，就是“悲壮即寓闲淡之中” ［７］ 。 如他的《杂
咏六首》其六：“百年礼乐逢休运，千里江山极盛游。
那似鲍照空写恨，不为王粲只消忧。”那种惘惘不甘

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 又如《春日即事》：“池北池

南春水生，桃花深处好闲行。 细思扰扰梦中事，何用

悠悠身后名。”细细品味可以发现，诗人醉心自然、
体悟山水只是其消解心灵痛苦的无奈选择。 但梦中

纷繁的内心困扰和现实的种种困境，都让诗人无法

真正解脱。 荆公就是这样带着那颗悲怆冷寂的心，
置身于钟山旖旎的春光中，完成那一首首看似闲适

实则隐藏着英雄失意的悲伤苦闷的诗篇。
王荆公晚年这种以闲淡面目示人的绝句，隐含

着深深的苦闷与怅惘之情，是形成“王荆公体”特有

的深婉之风的主要原因。 这是其晚年生活表面的闲

适姿态和内心的痛苦失意在绝句中浑然一体而表现

出的风格，这种风格一方面具有宋诗的时代特征，另
一方面也体现出回归唐诗的趋势。 其语言运用、意
象经营、意境创造在北宋诗坛都呈现出鲜明的特性。

二、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

面对风情摇曳、意境浑成的唐诗，宋诗能够以全

新的面貌和独特的风格与之并驾齐驱，诗人在语言

艺术上的创新与超越功不可没。 缪钺认为：“唐诗

技术，已甚精美。 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盖

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

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 ［８］宋诗继浑然天成的唐诗

艺术后，能够独辟蹊径，以富有个性的风采与唐诗双

峰并峙，是诗人不断在语言艺术上“以人巧夺天工”
的创新与超越的结果。 曾季貍《艇斋诗话》云：“荆
公诗及四六，法度甚严。” ［５］３１０叶梦得《石林诗话》
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 ［４］２７７这些评

价都是对王安石晚年诗艺研磨功夫的肯定，其晚期

绝句之所以雅丽精绝，与语言方面的“人巧”密不

可分。
王安石的晚期绝句首先受到晚唐诗人的影响。

在盛唐诗人手中已定型并相当成熟的五七言绝句，
多用偶俪句子，对仗精工，表现出精丽、圆熟的特点。
荆公晚期绝句学习晚唐又能有所超越，频繁使用偶

句俪词，对诗句工致性有较高要求。 在文本形式上，
王安石的七言绝句 “似是作律诗未就， 化为截

句” ［９］１２６。 的确，从五七言律诗的格律规则看，绝
句似乎就是将律诗一分为二，因此，绝句也有“律
截”之称。 在诗歌史上，绝句的成熟要早于律诗。
王安石对此完全明了，并不是把没完成的律诗作为

绝句，而是在刻意求工。 他的一些绝句中也出现有

盛唐时期那种二三句不粘的句式，如 《送僧游天

台》：“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携锡归。 前程好

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缄翠微。”又如《对棋呈道原》：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 明朝投局亦

未晚，从此亦不复吟诗。”
元人杨载在《诗家法数》中指出：
　 　 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

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有实

接，有虚接。 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正与反相

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吸，宫商自谐。 大抵起

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铺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

为是。 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

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１］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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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载认为，写好绝句，第三句的“转”至关重要，
只有“转”的成功，才能使全诗在整体上气脉贯注、
一气呵成。 在七绝的第三、第四句讲究对仗，要同时

兼顾好对仗工稳与流转变化两个方面。 “荆公体”
中的对仗大部分选择在第三、第四句进行，而且处理

得自然而然，丝毫看不出刻意的痕迹。 如《南浦》：
“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 含风鸭绿粼

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诗中用“鸭绿”代水，用“鹅
黄”代柳，形成“鸭”与“鹅”、“黄”与“绿”的妙对，被
黄庭坚赞为“精绝”。 《石林诗话》所云：“荆公诗用

法甚严，尤精于对偶。 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

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 ［４］２７７其中又

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为例，指出

此是“汉人语对汉人语”，还以“周颙宅在阿兰若，娄
约身随窣堵坡”为例，指出此是梵语相对，并说明

“此法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 ［４］２７７。 可见王安石

晚年绝句在晚唐绝句精于偶句风气的影响下，变唐

诗的浑然天成为精致求工，因此成就了“王荆公体”
精丽圆熟的风格特征。

王安石的晚期绝句虽取径晚唐一路，但又不为

其所囿。 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说：“介甫五七言

绝，当代共推，特以工致胜耳，于唐自远。” ［１０］ 此话

虽有重唐轻王的味道，但也确实指出了王安石绝句

与晚唐绝句的相异之处。 而这种相异之处正是王安

石晚期绝句中的“宋人习气”———在圆熟中带有劲

拔拗峭，是“王荆公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际上，
这也与王安石接受杜甫绝句“变格”的影响有关。
他学习杜甫绝句字句之雕琢锤炼、句法之错综变化、
章法之曲折盘桓，得拗健之体势，使“王荆公体”不

同于唐音，而有宋调生新、劲健的特色，因而显得面

目一新。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指出：“唐人诗好用名词，

宋人诗好用动词。”杜诗作为盛唐变体，也十分重视

动词的锤炼，可谓开唐宋人善用动词之先河。 王安

石在动词选用上的精心布局及其呈现出的艺术效

果，正是宋代诗人善用动词的证明。
一是多用动词赋予静态事物以动感的情趣，而

有宋调劲拔拗峭的特点。 如《北山》：“北山输绿涨

横波，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

得归迟。”这是一首描写隐居环境的诗，人们过多注

意了后两句表现出的安然闲适之态，而对第一句所

用动词“输”的精彩之处注意不够。 诗中“输”这个

动作的发出者是“北山”，动作的对象是“绿”，“输”
字的巧妙运用使“北山”化静为动，将钟山的蓬勃生

机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二是动词的选择贴切、生动，使用方式灵活多

样。 王荆公突破了五言绝句句眼在第三字，七言绝

句句眼在第五字的传统，句眼位置灵活多变。 在王

安石的七绝中，有的句眼在第三字，如“北山输绿涨

横波”的“输”字；有的句眼在第四字，如“春风又绿

江南岸”（《泊船瓜洲》）的“绿”字；也有的句眼在第

五字，如“啄教零乱点苍苔” （《次韵杏花三首》 其

一）之“点”字；还有的句眼在第七字，如“午窗残梦

鸟相呼”（《悟真院》）之“呼”字。 荆公五绝在动词

的使用上也有类似的特点。 其中有第一字为句眼

的，如“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染云》）之“染”
字和“剪”字；有第二字为句眼的，如“眠分黄犊草，
坐占白鸥沙” （《题舫子》）之“分”字和“占”字。 动

词的妙用大大增强了诗语的表现力，是“王荆公体”
工巧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诗善于用一系列静态

名词形成诗歌意境和构建诗歌画面，宋诗则妙用动

态词语使整首诗活起来，尽显灵动活泼。 “王荆公

体”炉火纯青的动词运用技巧所产生的鲜活、灵动

之美自寓其中。
三是拟人化手法的巧妙运用。 这也是形成“王

荆公体”生新劲健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野水

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悟真院》）中“漱”
和“呼”两个动词，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充满生命

活力的生动画面：清溪从庭院潺潺流过，涤荡着阶除

上的尘埃，美丽的鸟儿鸣声悠扬，结伴飞翔。 从这些

诗句中，诗人通过相关动词的巧妙运用，将本无情感

的自然物人格化、人性化，使之产生人的情思意绪，
构成鲜活、灵动的诗境。 这种由相关动词形成的拟

人化手法，在黄庭坚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除
拗体似杜而外，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 ［１１］是宋人吴

沆对山谷诗中拟人手法运用的准确评价。 在唐音到

宋调的嬗变过程中，王安石在拟人化手法的继承上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四是创造性地学习、运用杜甫绝句造意生新的

表现手法。 造意生新是杜甫绝句区别于盛唐绝句的

重要表现手法，王安石学习、继承杜诗绝句中的这种

手法，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往往以递进的方

式进行造意的翻新，达到“出奇”的效果，有效强化

了诗歌的生新之感。 如《道旁大松人取为明》：“虬
甲龙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荫南山。 应嗟无地逃斤斧，
岂愿争明爝火间。”这里第一层意思写松树为了躲

避被焚的下场，而隐身于南山之中；第二层意思写松

树即便隐身南山，也仍然没有逃脱被砍伐的命运；第
３５１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三层意思写被砍伐为薪的松树不愿与蜡烛争明于瞬

息之间。 诗歌的意脉可谓层层递进、翻空出奇。 荆

公在绝句造意上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在那些改造

前人诗意而为自己诗材的创作实践中表现得更加充

分。 杨万里《诚斋诗话》云：“陆龟蒙云：‘殷勤与解

丁香结，从放繁枝散诞香。’介甫云：‘殷勤为解丁香

结，放出枝头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 ［５］１６３这些

翻新前人诗句成功的例子，充分体现了“王荆公体”
造意求工致、求生新的特点。

综上所述，“王荆公体”在语言上求工致、求生

新、求深远、求曲折，呈现出自由而又不离规矩的风

貌，进入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境界。 黄庭坚评

价“王荆公体”的“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就是指这种

高度纯熟的语言技巧。

三、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

王安石晚期绝句审美意象的特征及经营方式，
是“王荆公体”形成含蓄深婉之风格，创造平淡简远

之境界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唐诗风韵的最重要因素。
自然意象是构成“王荆公体”独特意象群的重要元

素，与前几个时期多社会意象不同，王安石晚期绝句

中出现率最高的是自然意象。 那天边的一轮皎洁明

月，那满山遍野的绚烂春花，那充满生机的林中池

塘，那翠绿欲滴的依依柳枝，还有婉转鸣叫的黄

鹂……凡此种种，给人们带来一种清新、自由、明快

之感，令人产生一种安宁、静谧、闲适之美。 王安石

前几个时期诗作中虽然也有自然意象，但数量较少，
并且大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如陪辽使北返至边

塞时所写的《出塞》：“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

契丹。 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诗中展

现出一片荒凉凄苦的景色，为了营造凄凉、哀伤的氛

围，诗人虽然也使用了“风” “雨”等自然意象，但其

着重表达的情感意绪还是对国事的忧虑。
在荆公晚期绝句的自然意象系统中，“水”“云”

“山”这些无生命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早期

那种浓重的情绪痕迹已经明显淡化，取而代之的是

淡泊、空灵和内敛的心态，表现出典型的隐者的精神

世界。 如《赠僧》：“纷纷扰扰十年间，世事何尝不强

颜。 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此诗首两

句通过回顾 １０ 年来喧嚣纷扰的生活和身处世事中

强颜欢笑的日常，揭示了社会、人情的复杂叵测，以
及自己隐藏内心真实情感而周旋其中的疲惫和无

奈。 接着，诗人用“秋水”和“岭云”两个自然意象，

将现实世界与理想生活进行对照，表达了对心灵安

宁的向往。 秋水明澈、寂静，象征着心灵的平和、安
详；岭云缥缈、自由，象征着生活的闲适、悠然。 诗人

希望自己的心灵能够像秋水一样宁静、平和，自己的

生活能够像岭云一样随性、安闲，渴望身心都能够达

到闲适、自由的状态。 这反映了王安石对于个人内

心境界和人生意义的考量与追求。
“花”是“王荆公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意

象。 花开花落恰似人由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因
此“花”的意象传达出了一种真切、深刻、完整的生

命意识。 花开也无声，花落也无声，就像生命，最终

都将归于沉寂。 诗人以“花”的意象为载体，对生命

进行禅理观照，也是其闲淡心境的外化。 如《杂咏

四首》（其四）：“桃李白城坞，饷田三月时。 柴荆常

自闲，花发少人知。”此诗前两句以“桃李”与“饷田”
两种自然景象，简单地勾勒出山村的三月风光。 意

象虽然简单，但“桃李”之繁茂与“饷田”之忙碌，自
然而然地展现出大好春色的勃勃生机。 后两句则是

描写在这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诗人自己所处的寂

静空灵、超脱世事之外的境界。 这里也只用了“柴
荆”与“花”两种极平常的意象，“柴荆”代表了自己

置于世外的身份与处境，“花”则以画龙点睛之笔营

造了这种寂静空灵的氛围。 在前两句“繁”与“忙”
的映衬之下，这种寂静空灵的禅境就更显突出。 诗

人心绪中的几许超脱、几许孤高、几许落寞，都随着

这些简单的文字缓缓流出，大自然与人的心灵契合

也就淡淡生发开去。
“鱼”和“鸟”是“王荆公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

动物意象。 鱼畅游于江河，鸟翱翔于蓝天，它们所象

征的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正是诗人

孜孜以求的。 在对它们的描写、体悟和观照中，诗人

仿佛也融进它们自由、美好的生命律动中。 如《钟
山即事》，此诗写在寂静空灵的境界中，诗人的心灵

与大自然的契合。 以“绕竹流”写无声的涧水，以
“弄春柔”写竹西的花草，化静为动，以动衬静，显现

出春光的轻柔淡雅而富于生机；身置“茅檐”之下，
当然是超脱世事喧扰的村野生活的写照，而对大好

春光“对坐终日”，更可见无尽的闲淡机趣。 最后一

句以“鸟”静栖于林的意象，把这一切笼罩在万籁俱

寂的氛围中，尽显生命闲适、自由的乐趣。 此句反用

王籍《入若耶溪》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

句，实际上是以翻案手法，调动进层联想的艺术机

制，进一步渲染烘托安闲、幽静、恬淡的氛围，淡淡地

流露出诗人对安闲静谧、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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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是“王荆公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色彩意

象。 如《送和文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荒烟

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 除却东风沙际绿，一
如看汝过江时。”从熙宁九年（１０７６ 年）罢相归金陵

至作此诗时，诗人与长女已分别 ７ 载有余，此番又与

弟别于江边，同样的冷雨凄迷，同样的别情悲凉。 再

次经历这种场面，诗人不禁触景伤怀，更加思念远方

的女儿。 此处借助“绿”的意象，进一步突出了物是

人非的感伤意绪，除了春风吹绿了沙滩这一点与 ７
年前有所不同外，其他一切都与当年送女儿出嫁时

一样使人伤感。 而今风物依旧，亲人却天南地北，一
个“绿”字，引出无限的伤怀和感慨。 又如《出郊》：
“川原一片绿交加，深树冥冥不见花。 风日有情无

处着，初回光景到桑麻。”此诗写初夏农村绿意盎

然、郁郁葱葱的景色。 开头着力描写远望之景，平川

辽阔，万物生机勃发。 “绿交加”三个字，传神地表

现出层层叠叠的翠绿植物茁壮茂盛、彼此掩映的画

面。 这里“绿”的意象，形象地表现出色彩的浓度和

深度。 树丛和庄稼的重重绿叶挡住了阳光，周围一

片幽冥晦暗，任何鲜花都看不到了。 在一片绿荫的

掩映中，我们领悟到诗人大有作为后的无聊，喧闹之

后的冷清，以及纷扰之后的沉寂。
此外，与 “绿” 颜色相近的其他色彩意象，如

“青”“碧” “翠”等的使用也相对较为频繁，作为绿

色衬景的“草” “柳” “苔”等意象也不断出现。 如

《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

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此诗中，
眼前一片绿油油的农田犹如母亲臂弯中的孩子，被
清澈的溪水温情环绕着；不远处青翠欲滴的山色仿

佛一位性急的旅人，脚步匆匆直奔庭院而来。 这里

的“绿”色写出了农田的勃勃生机，“青”色写出了山

势若奔的兴奋和热烈，二者使“护” “绕” “排” “送”
等拟人化动作描写更加生动传神，“一水”“两山”也
被转化为富于生命和情感的亲切形象。 因此，在
“王荆公体”的色彩意象群中，“绿”始终是作为色彩

主调而存在的，“绿”色不仅象征生命的活力，而且

给人带来恬淡之美、闲适之趣。
“松”“荷”“梅”“竹”等意象是王安石人格理想

的具象化表现。 意象本是一种内心观照，是诗人心

灵投射、染化外物，与外物契合的结果，因此，它也自

然地浸透着诗人的心灵信息。 “松”“荷”“梅”“竹”
这些象征高洁品格的意象，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

心理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在荆公晚期绝句中

经常出现。 王安石以咏梅为主题的绝句有 １０ 多首，

约占其全部咏花诗的 １ ／ ３。 这些绝句中充满了诗人

对梅花的喜爱、赞赏之情，并以之作为自身高洁、不
屈人格的象征物。 诗人将梅花置于寒冬凛冽、严酷

的生存环境下，书写梅花的高洁品格、鲜艳的色彩、
沁人心脾的香气，以及凌寒盛放的不屈精神。 如王

安石的那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梅花》：“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诗在咏

物中寄怀言志，“梅”的意象寄予了诗人身处逆境中

的昂扬斗志和凛然风骨，也委婉地表现出诗人抑郁

不平的心境。 可以说，荆公晚期绝句中的自然意象

群全面地再现了他的复杂心境和感受，将闲淡与悲

壮交织在一起。 如前所述《道旁大松人取为明》，此
诗所写“大松”伟岸高洁，其对于“荫南山”之大任尚

且不屑为之，更何况与灯烛争辉之类的琐事呢！ 这

里的“大松”意象实为诗人个性和罢相后心态的自

况，暗喻自己无意于世事，且以与 “小人” 政坛争

“利”为耻，表现了荆公清高倔强、孤傲挺拔的人生

态度。 此外，“荷”与“竹”的意象也都形象地呈现了

作者的同样心境，如《荷花》：“亭亭风露拥川坻，天
放娇娆岂自知。 一舸超然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

施。”《咏竹》：“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
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王安石晚期绝句中的多种意象往往以平行式为

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所谓平行式，就是两个或两

个以上意象的平行并置。 荆公晚期绝句中，有前后

句的意象平行并置，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
（《蒲叶》），此二句中“清”与“和”二字是形容词活

用做动词，使“荷叶”与“杏花”的意象呈现出灵动的

生机，表现出节候转换所带来的变化；也有同一诗句

中的意象平行并置，如“桑条索漠柳花开”（《书湖阴

先生壁二首》其二）在同一句中出现两个植物意象，
即“桑条”和“柳花”。 此外，王安石晚期绝句中还运

用了“向心式”的意象组合方式。 如前所述绝句《梅
花》诗，其四句都是围绕中心意象“梅”来展开，分别

写梅花生长环境的严酷、梅花不畏严寒的品格、梅花

雪样洁白的身姿、梅花盛放带来的暗香，呈现出一种

向心结构。
与“平行式”和“向心式”两种意象组合方式相

呼应，“王荆公体”的意象密度较大，往往以堆叠的

形式出现，这一点颇似晚唐绝句。 温庭筠的“鸡声

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中，“鸡声”“茅
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些意象以堆叠的形式置于

两句诗中，省略了表达彼此之间逻辑关系的关联词，
４ 个名词性意象组成 ４ 个水墨画般的精美画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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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成了一幅静谧安然的商山晨景图。 荆公诗句

“小桥风露扁舟月”（《随意》）也巧妙地运用了意象

堆叠的表现手法。 此句由“小桥”“风”“露”“扁舟”
“月”５ 个意象结构而成，且其间并无任何关联词语

限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描绘功能化为情味功

能，给人以无尽的体悟空间。
后人常有将王安石晚期绝句与晚唐诗相提并论

者。 如曾季狸称：“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

荆公，此二人而已。” ［５］２９３赵与时也注意到王安石

绝句的独特风格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

绎，不可得矣” ［１２］ 。 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盛唐

诗的美学标准做了精准且形象的概括：“盛唐诸人，
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

珑，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
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 ［１］６８８王荆公晚期绝句

与唐诗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严羽所谓“兴趣”的核

心，便是盛唐诗意象经营的艺术技巧。 晚唐时期的

绝句中，更有了以密集的意象排列而形成“兴趣”的
倾向。 王安石晚期绝句中的意象运用鲜明地体现出

唐诗的风韵。 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对王安

石的诗歌做了高度评价：“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

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

而已，特推为宋诗第一。” ［１３］ 意象的密集化以及以

并置为主的多种意象组合方式不仅是“王荆公体”
含蓄蕴藉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王安石晚期

绝句被视为回归唐音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点上，王
安石晚期绝句与晚唐绝句的许多作品，著名的如杜

牧的《山行》、温庭筠的《瑶瑟怨》、李商隐的《天涯》
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

王安石晚年隐退于政治之外，深受禅宗思维方

式的启迪，其罢相前各阶段诗歌中普遍带有的那种

功利色彩已然褪去，而表现出对闲适淡泊生活境界

的渴望与追求，从而以自然而又精工的笔触，形成

“王荆公体” 独有的空灵明净、清新淡远的艺术

境界。
一是以恬淡心境入诗，而成清新淡远之境。 为

了表现退出仕途后闲适自得的心情，王安石晚期绝

句中经常选择由青山、碧水、红花、翠叶、绿草、春风

等意象，通过其匠心独运，营造出与此种心境浑然一

体的恬淡闲适的审美意境。 如《竹里》：“竹里编茅

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 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

风为扫门。”此诗描绘了隐于茂密竹林中的茅屋村

舍的静谧安详。 翠竹林中，茅草小屋背靠石壁而立，
于竹茎掩映处依稀可见远方的村庄。 在这翠色欲滴

的竹林小屋里，即使整日闲眠，也无人打扰，只有袅

袅春风，悄悄吹过庭前，似有意默默为主人带走庭院

中的杂尘。 诗中景物皆为日常之景，却有着令人向

往的魅力，其妙处在于诗人不是在模山范水，而是在

以景寓意，将自己恬淡的心境、闲适的情趣与笔下的

景物相融合。 诗人笔下的客观景物已成为其心灵意

绪的载体，是其心象化了的艺术境界，此处，自然景

物被塑造成宁静、安然的诗境，诗人徜徉其中，没有

世俗功利的取舍，只有沉浸其中的审美体验，所以才

能创造出这样清新淡远的意境。 黄庭坚之甥徐俯

说：“荆公绝句妙天下。” ［５］２９３一个“妙”字，准确地

道出了王安石晚期绝句深厚的艺术造诣。
除此之外，王安石晚期绝句中有颇多作品带着

画意，在画面中完成意境的创造。 如《江宁夹口三

首》其三：“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 侧

出岸沙枫半死，系船应有去年痕。”诗人途经江宁夹

口，在饱览风光的同时，心头不由泛起千丝愁绪。 前

二句写景，首句突出了一个静字，描绘出一幅静寂的

秋夜孤舟图：秋天的黄昏，一条孤零零的行船在江口

停泊，舱里孤灯荧荧，窗外夜色茫茫，在朦胧的月光

下，一切都披上了一层迷茫的轻纱；第二句由静转

动，小店关门的咿呀声打破了江边的沉寂，使诗人的

目光转向岸上；第三句仍是写景，映入诗人眼帘的是

寂寞小店边的一棵倾斜的、半枯的枫树。 随着视线

的延伸，由客舟、孤帆、江水、月色、无灯小店、侧倾枯

树，构成了一幅江口黄昏的画面，自然渗透出一种静

谧闲淡而又带有落寞伤感的情调；第四句笔锋一转

写出诗人的感慨，像画外音一样，表达了诗人在闲淡

之中，体悟到韶光易逝的心境，使人回味隽永。 如上

所述，王安石晚期的写景绝句，往往能给人以历历如

绘的感觉，诗情与画意相生而出，写出了虚静状态下

的感觉和意态，意境的创造也在诗情与画意的交融

中完成。
二是以禅佛哲理入诗，而成空灵明净之境。 熙

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
他无奈隐居钟山。 由于自身政治理想的破灭，以及

由此而来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加之个人的诸多因素，
禅宗遂成为他心灵的重要避难所，禅宗观念也对他

晚年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常以禅宗思

想进行自我反省，并在其中寻求自我安慰和解脱，在
这个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具有禅宗色彩的绝句。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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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晚期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可以说是这位政界

元宿从侧身噭噭寰尘到退居落落大化的人生投影，
也是他虽未弃儒而近释，以获得灵魂拯救的心路历

程的写照。 这些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在艺术表现上

颇具共同性，其中诗人的感情多表现为平静恬淡，诗
歌节奏舒缓、从容，整体色调疏淡、清空，意象构成也

多选取那些被传统赋予了超然、淡泊之趣的自然物，
如空谷、野寺、浮云、寒松等，而不采用疾风、骤雨、阳
光、骏马等象征不甘、进取、热烈的意象。

王安石晚年这些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中，诗人

在对自然界审美客体进行观照和体悟时，所流露出

的闲适心境中多少都会有一丝禅意。 在意境的创造

上，诗人多以远离城市喧嚣且少有人迹的宁静、虚空

之所为背景，即其所说的“地偏人罕至，心远境常

寂”（《次韵约之谢惠诗》）。 在这类诗中，诗人所选

择的意象已不再是自然物象本身，而是被其心灵化

的禅宗理念的承载物。 诗人笔下的山光水色、自然

万物都渗透着旷远、灵动、幽静，创造出一种空灵明

净的诗境。 如《两山间》：“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

闲。 我欲抛山去，山仍劝我还。”诗人以其平淡而又

工巧的诗句，来表达深奥的佛理。 在诗人笔下，山
水、花鸟、云等自然意象也蕴含着禅宗空净、无为等

哲学理念。 诗人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平常心”去

看待悠远虚静的钟山的一切，自然界的山、水、花、
鸟、云也在这种“平常心”的体悟下，展现出一种飘

然自由、静谧澄澈之美。 诗人通过这些常见的意象

为读者营造了一种超然世外、物我两忘的空灵明净

之境。
王安石晚期部分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往往表达

自己对无拘无束、宠辱两忘的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向

往。 从文本表面看，这些诗并没有直接使用禅语，但
经过诗人的匠心独运，它们已成为抽象的禅宗哲学

理念与具体的现实意象水乳交融的产物。 诗人从诗

歌所呈现出的自然美景以及自己对日常生活中禅

理、禅意的体认出发，以禅入诗，化于无形。 如《即
事二首》：“云从山中起，却入钟山去。 借问山中人，
云今在何处？” “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 无心无

处觅，莫觅无心处。”这两首绝句通过一问一答的生

动形式，营造出一个悠悠云来、飘飘云去、青山寂寥、
来去无迹的空灵境界，以此突出“无心”和“偶然”的
重要，体现出禅宗哲学随缘任运、无心而无往的处事

理念与人生态度。
王安石晚年参禅礼佛的人生经历，使其对个体

生命有限性与宇宙自然无限性的关系有了全新的感

悟，深刻认识到实现心灵净化、生命自由的根本途径

是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宇宙自然相结合。 但

这种结合不是刻意为之或汲汲于求而来的，而是在

不经意中自然而然达到的一种状态。 这种超然于物

外的闲适，亦即禅宗适意自然、随运任缘人生哲学的

诗意表达。 在这种诗意表达过程中，诗人所体悟到

的禅理、禅意已与现实中自由飘荡于空中的“钟山

之云”水乳交融，这种空灵虚静的审美意象给人以

悠然自得、亲切如面的感觉。 其他如《岭云》《卧闻》
等，也均以禅趣入诗，表现出一中超凡脱俗的空灵明

净之境。

五、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王安石罢相后的诗歌古体减少，近体增多，近体

中又以绝句最多。 荆公这一时期诗歌中，反映社会

现实政治和咏史怀古之作减少，描写风景的内容增

多；直截刻露的抒情和议论减少，深婉含蓄的表达方

式增多，从而形成一种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艺术

风格。
王安石晚期绝句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艺术风

格，首先是伴随着题材取向的变化而来的。 在王安

石罢相前几个时期的诗风发展变化中，无论是质朴

劲拔、一吐为快，还是思理深刻、富于韵味，抑或是沉

郁凝重、工琢老练，诗歌题材基本上是两类：第一类

是表达政见、阐述治国方略或反映朝野大事的诗，这
类诗的内容决定了其表现手法的显直，不复含蓄；第
二类是咏史怀古诗，这类诗是王安石艺术水准较高

的作品，见解深刻，思理精警，发前人所未发。 这些

作品虽然理趣丰满、富于韵味，但毕竟是以议论入

诗，是主观感悟的外露，这种风格也是北宋诗坛上的

普遍现象。 到了晚年，在典型的“王荆公体”中，这
两类题材大为减少，其受佛老思想影响，创作了大量

描写山光水色和抒发个人恬淡心情的诗歌。 当然，
晚年的王安石并非完全与政治隔绝，他那些寓悲壮

于闲淡之中的作品，就是其仍不能彻底忘怀世事的

有力见证。 但无论是哪种题材，在表达上都减少了

早期的发舒外露，而变为含蓄蕴藉、深婉曲折。
王安石晚期的一些写景绝句，原本是想在对自

然的充分关注中寻求恬淡与宁静，但因壮志未酬，内
心的苦闷与惆怅，却借着与之相反的旷达而婉转深

曲地渗透出来。 如《怀旧》：“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

涧草百般香。 身闲处处看行乐，何事低回两鬓霜。”
诗的前三句描写春光美景和悠闲的心情，末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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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突然一转，抖出“两鬓霜”的形态，表面上是

写留恋行乐，不应很快老去，但却曲折地表达了在无

所作为中老去的人生苦闷，这使诗人刚刚放松的心

情又被“怀旧”弄得沉甸甸的。 又如《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 槿篱竹屋江

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诗的四句全为景语，描绘

了一幅没有尘世纷争、充满宁静与和谐的江南水乡

风景画，这是诗人内心向往的流露。 同时，这又是以

景写人，景中见人，在这一派闲适中，我们不难看到，
在小雨轻风中，踏着平沙落花，蹒跚行进在江村路

上，孤寂而欲饮酒消忧的诗人的身影，体味到他那淡

淡的落寞与惆怅。 再如《午睡》：“檐日阴阴转，床风

细细吹。 翛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诗中由日、风、
黄鹂所烘托出的午睡情景，已把闲静情趣表现到极

致。 但背后的寂寞和孤独也暗暗透出；对“午梦”，
他虽未像杜甫、陆游那样写出所梦之事，但让人深思

的是，如果现实的闲静比梦境更好，他就不至于那样

留恋“午梦”，以致对惊醒“午梦”的黄鹂那样不耐烦

了。 又如《北望》：“欲望淮南更白头，杖藜萧飒倚沧

洲。 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诗人深含

的悲凉心情曲折地融会在写景之中。 前二句写景中

之人，后二句写人所见之景，由老翁、沧洲、新月、晚
山构成一幅老翁北望图。 老翁就是王安石自己，
“白头”“杖藜”是他的形象，“倚沧洲”是他的处境。
“新月”引不起他的愉悦，“晚山”也带着愁情。 他在

无所作为的隐居生活中老去的悲凉心境，隐含在对

景物的感受当中，没有实指，而且对于景物的感受也

以委婉之语出之，同样显得含蓄蕴藉、委婉曲折。
除写景诗外，王安石晚期绝句中还有大量的咏

物诗，诗人借所咏之物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悲壮”之
情，从而形成其含蓄蕴藉、委婉曲折的风格。 朱光潜

认为：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诗经》的比兴手

法，《楚辞》的“香草美人”手法，自其产生之时

起，就对当世及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

响，中国古代诗歌隐晦曲折、委婉含蓄的情感表

达方式由来已久。 阮籍《咏怀诗》多不可解处，
颜延之说他“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世之下，
难以情测”。 这评语可以应用到许多咏史诗和

咏物诗。 陶潜《咏荆轲》、杜甫《登慈恩寺塔》之

类作品各有寓意。 我们如果丢开它们的寓意，
它们自然也还是好诗，但是终不免没有把它们

了解透彻。 诗人表情非直抒胸臆，而以隐语出

之，大半有不肯说或不能说的苦处。［１４］

诚如朱光潜所说，中国古代诗人好用隐语写诗，
尤其是写一些他们不愿明说或不方便说的心事，诗
之趣味在隐约其词中达到暗示的作用，从而形成含

蓄蕴藉的风格。 王安石晚期绝句也常常在咏物诗中

寄予“悲壮”之情。 张白山在《王安石晚期诗歌评价

问题》 一文对王安石晚期绝句风格的认识非常

到位：
　 　 王安石不仅喜欢描写山水田园，而且喜欢

歌咏寒梅、秋荷、古松、修竹，但不为歌咏而歌

咏。 他在更多场合是借这些东西来写自己。 他

写过《孤桐》，讲的是孤桐凌霄而不屈；写过《古

松》，讲的是古松高入青冥不附林，等等。 这些

全是托物寄兴之作。［１５］

“王荆公体”中的一些咏物绝句，非常善于使用

比喻手法来书写自己的寄托。 他经常拿一种植物做

比，从中提取与自己某方面相契合的特征来歌颂，从
而使这种植物成为自己的化身，具有他自己的形象，
并借此抒发感情。 如前面提到的《道旁大松人取为

明》，蔡正孙《诗林广记》载：“荆公自注云：‘诗言松

意尚不愿采于匠石，充栋梁之用，况肯区区于爝火争

明于顷刻间耶？’” ［１６］ 李壁删去“荆公自注”四字，
称“公诗言松意”云云。 诗人自比为广荫千丈的大

松，原欲幽居南山，却无端遭祸，被人砍伐———他根

本无意为世所用，栋梁尚且不为，何况与烛火争辉！
罢相后，诗人面对新法尽废、怨谤交加的现实，苦闷

之余，愤而作诗表明心迹———暗示自己无意与小人

争位、争利，“大松”正是诗人个性的写照，表现了他

清高倔强、不肯屈就的生命态度。 荆公还认为“大
松”在品格和生存境遇两个层面上与自己颇为类

似，于是明为咏树，实为咏怀。 荆公晚年以此为创作

主旨的咏树木绝句，如《五柳》 《蒋山手种松》等，无
不表现了他那高洁坚毅的品质和倔强不屈的个性，
同时也流露出他内心深处为世不容、有志难骋的悲

凉之感。
王安石还经常通过隐喻、借喻等方式使意象重

复出现，并以这种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某种想法或代

表抽象的理念。 如《石竹花二首》 （其二）：“春归幽

谷始成丛，地面芬敷浅浅红。 车马不临谁见赏，可怜

亦解度春风。”诗中“石竹花”这一意象多次出现，它
在幽谷中成丛开放，点缀大地而无人欣赏，只能在春

风中沉寂，诗人以此喻指怀才不遇之士。 诗人通过

春末的石竹花传达出对自己晚年悲凉境遇的不甘，
他世界观中的儒家济世思想和进取精神，入仕多年

所养成的关注现实政治，锐意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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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以及倔强执着的性格，都使他难以真正忘怀现实

政治、淡漠国事，很难把他长期为之奋斗的变法事业

从内心世界洗去。 又如前引《梅花》一诗，实际也是

在以梅喻人。 诗人借物咏怀，赞美梅花的倔强风骨，
诗中每一句书写梅花意象的一个侧面，充分表达自

己对孤高品格的崇尚。 再如《北陂杏花》，也是将杏

花意象的多重侧面组合起来形成象征。 这首绝句借

咏花以明志，诗人宁愿为追求理想而牺牲生命，也不

愿碌碌无为而苟活，杏花意象是诗人自身生命态度

的最好诠释。 熙宁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他的

心灵深处，还是认为自己能够为变法大业奋斗，为王

朝效力而不枉此生。 即便梦想成空，沦落至此，也要

好过毫无建树，终为尘土的庸碌人生。 此诗可以看

做王安石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定位，陈衍说此诗

“末二语恰是自己身份” ［９］１２３，可谓一语中的。 王

安石晚期绝句的含蓄蕴藉、深婉曲折，闲中蕴含激

荡，淡中充满悲壮，具有宋调以理节情而产生的美

感，其实质是一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绚烂之极而归于

素朴的极高境界。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安石诗歌是由唐音到宋调

嬗变过程中的枢纽，并在一定程度成就了宋诗面目。
王安石罢相隐居后所创作的绝句融工巧生新与平淡

深婉为一炉的风格，既受杜甫及晚唐绝句影响，又自

成宋调面目，诗歌艺术最为成熟。 “王荆公体”以人

力的匠心而达到了唐音和谐优美的境地，以其精丽

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
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

风格，而兼具唐音和宋调两种特色，形成了“王荆公

体”独特的风格特征。

注释

①文中所引王安石诗句均出自《王安石全集》，秦兵、巩军标点，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不再一一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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